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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 能 傳 質 疑
何 格 恩
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，見於宋賛寧高僧傳卷八（註一）。其所紀六
祖之生平，大抵據法寶壇經及唐人所撰之碑銘（註二）。而傳末述六祖爲
當時朝達名公所重一段，與余正着手硏究 之 「唐初中原文化之南移」一
問題，稍有關係。謹將原文錄之於後，幷提出疑問，以請教於專治「禪宗
史」者 。
傳云:『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 ；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，幷詩附武
平一至。詩云:“大師捐世去，空留法身在，願寄無礙香，隨心到南海”。武
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，爲撰銘讃，宋之問書。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，
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；宋公聞法歡喜，向塔乞示徵祥。須臾，微香漸起，
異香裛人，陰雨霏霏，只周一寺耳。稍多奇瑞，逭繁不錄』。
以上所舉各事，均不見於壇經及碑銘，賛寧有何根據，尙待考證。然
註一：慧能，唐書無傳；祇附見於舊唐書卷一九一神秀傳內，至為簡畧。
註二：如王維：六祖能禪師碑（見唐文粹卷六十三）；柳宗元：曹溪大鑑禪師碑（見柳河東先
生集卷六）；劉萬錫：大鑒輝師第二碑銘(見唐文粹卷六十三，文苑英華卷八六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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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能自黃梅得道南歸以後，祗在嶺南傳播敎義，始終不逾大庾嶺（註三 ）。
而神秀則爲 「兩京法主，三帝國師」（註四），備受朝廷之敬禮。直至開元
廿二年（公元七三四）正月十五日，神會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，攻擊
神秀門下普寂大師自稱七代之謬妄，指出慧能爲衣鉢眞傳之六祖（註五），
北方人士始知有南宗。至天寶四載，而 「曹溪了義大播於洛陽，荷澤頓
門派流於天下」（註六）。其後王維因神會之請，撰能禪師碑；而慧能生平
之事迹，始見於文字之紀錄（註七）。當先天開元之際，正北宗昌盛之時
註三：高僧傳三集卷八慧能傳云：『子牟之心，敢忘鳳闕；遠公之足，不 過虎溪』。（亦見王維：
能禪師碑)。神秀傳又云：『初秀同 學 能禪師，與之德行相埒，互得發揚，無私於道也。嘗奏天
后，請 追 能赴都，能懇而固辭。秀又自作尺贖，序帝意徵之，終不能起。謂使者曰：「吾形不
揚 ，北上之人，見斯短陋，或不重法。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，且不可違也』。了不度大庾嶺
而終』。（舊唐書卷一九一神秀傳所紀亦同)。據法寶壇經，慧能於儀鳳元年丙子二月八日在
廣州法性寺受戒，次年春辭眾歸寶林。至先天二年癸丑七月八日歸新州，八月初三卒。中間
凡三十七年，皆住在曹溪，始終不逾大庾嶺。
註四：見 張說之集（卷十九）唐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。
註五：據胡適校寫神會和尙遺（ 卷二）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。
註六：圓覺大疏鈔（卷三下）宗密慧能神會硌傳云：『天寶四載，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。然正
道易申，謬理難固，於是曹溪了義大播於洛陽，荷澤頓門派流於天下』。高僧傳（三集卷八）
唐洛京 荷 澤 寺神會傳云：『續於洛陽大行禪法，聲彩發揮。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，若不諗
之魚附沼龍也。從見會明心，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。南北二宗，時始判焉。致普寂之門
盈而後虚』。
註七：唐文粹（卷六十三）六祖能禪師碑云：『弟子曰神會，遇師於晚景，聞道於中年。廣量
出於凡心，利 智踰於宿學；雖末後供，樂最上乘。先師所見，有類獻珠之顧；世人未識，猶多
抱玉之悲，謂余知道，以頌見託』。據 高 僧傳（三集卷八）神會傳，彼卒於上元元年。王維作
—
此碑當於神會生時，大槪在上元元年以前，天寶十二載貶黜弋陽以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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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註八）。而 有 宋 之 問 之 參 謁 ，張 說 之 寄 香 ，武 平 一 之 鑄 鐘 ，宋 璟 之 禮 塔 ；一 若
慧 能 早 已 爲 朝 達 名 公 所 敬 重 ，無 待 神 會 之 宣 傳 。揆 之 禪 宗 發 展 史 實 ，似
有 不 符 。吾 對 贊 寧 所 紀，不 能 無 疑 矣 。
宋 之 問 自 衡 陽 至韶 州 謁 能 禪 師 詩 見 文苑英華（卷二－九），茲 錄 之 如
下 ：
『謫居窺（集及全唐詩作竊）炎壑，孤帆淼不繫。别家萬里餘，流目三春
際。猿啼山館曉，虹飮江皐霽，湘岸竹泉幽，衡峯石囷閉（一作衡嶺石閣
閉）。嶺嶂（一作嶠）窮攀越，風濤極沿濟。吾師在韶（集作衝）陽（註九），欣
此得躬詣。洗慮賓空寂，焚香結精誓。願以有漏驅，聿（一作幸)薰無生
慧。物用益冲曠，心源日閑細。伊我獲此途，遊道迴（一作海）晚計。宗
師信捨法，擯落文史藝，坐禪羅浮中，尋異窮（集作南）海裔。何辭禦魑
魅，自可乘炎癘。回首望奮（一作故）鄕，雲林浩虧蔽。不作别離苦，歸
期多年歲』。
我 對 此 詩 懷 疑 之 點 有 二 ：（一 ）從 地 理 上 推 論 ，（二 ）從 時 間 上 推 論 。 
茲 分 述 之 如 下 ：
註八：宗密：慧能神會畧傳云:『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，曹溪頓旨 沉 廢 於 荊吳，嵩嶽漸門熾盛
於秦洛。普寂禪師，秀弟子也，謬稱七祖，「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，朝臣歸崇，敕度監衞。雄
雄若是，誰敢當衝？嶺南宗途，甘從毁滅』？宗密：禪門師資承襲圖又云：『能和尙滅度後，北
宗漸教大行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。曹溪傳授碑文，已被磨換。故二十年中，宗教沉隱』。可見
當時北宗昌盛，南宗尙微。故張說之大通禪師碑（張說之集卷十九，全 唐文卷二三一）李邕
之 嵩岳碑（全唐文卷二六三）嚴挺之作大智禪師碑（全唐文卷二八〇）皆未有提及慧能者。
註九：據法寶壇經及曹溪大師別傳（續藏經第貳編乙第十九套第五册）：慧能早年曾往樂
昌縣西石窟投智遠禪師學坐禪。其後往黃梅參謁五祖，傳衣鉢南歸，均取道大庾嶺，畢生
足跡，未有到過衡陽。東壁圖書府宋之問集，「韶陽」作「衡陽」，疑有誤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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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―）詩云:「坐禪羅浮中」，據各種紀載，慧能畢生足跡，未嘗到達羅
浮（註十）。此可疑之點一也。曹溪大師別傳叙儀鳳元年二月八日受戒於廣
州法性寺後，『印宗法師問能大師曰:「久在何處住」？大師云：「韶州曲江
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寶林寺」（註十一）。法師講經了，將僧俗三千餘人，送
大師歸曹溪』。直至先天二年七月八曰歸新州以前，始終未離曹溪；故「坐
禪羅浮中」，實不切合於慧能之生平也。
舊唐書卷一九一神秀傳云：『宏忍卒後，慧能往韶州廣果寺。韶州山
中舊多虎豹，一朝盡去，遠近驚嘆，咸歸伏焉』。全唐詩（卷三）有宋之問遊
韶州廣界（一作果）寺詩一首。如慧能在廣果寺，則宋之問之來謁，亦合情
理。伹全唐詩（卷四）又有房融謫南海過始興廣勝寺果上人房（一作過韶州
廣界寺）詩一首。曲江縣志（卷四）亦載此詩，字句相同，而題目則改爲謫官
註十：元和郡縣圖志（卷三十四）循州：『羅浮山在（博羅）縣西北二十八里。羅山之西有浮
山，蓋蓬萊之一阜，浮海而至，與羅山並體，故曰羅浮。高三百六十丈，周迥三百二十七里，
峻天之峰，四百三十有二焉。事具袁彥伯記』。高僧傳（三集卷二十）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
云:『見羅浮奇異，高三千丈』有七十石室，七十二長溪，仙人仙禽，玉樹朱草生於上，半入海
中。行居於石室，默爾安禪，然或山精水怪，往往驚鳴，行視之蔑如也』。蓋羅浮爲嶺表名勝，
奇最甚多。故云：『坐禪羅浮中，尋異窮海裔』，正指此也。據元和郡縣圖志（卷三十八）：「欽
州安京縣北十里，亦有羅浮山，俗傳似循州羅浮山，因名之」。細査法寶壇經,曹溪大師別
傳，景德傳燈錄及王維等所撰之碑，均未言慧能曾到循州或欽州，故羅浮山與慧能根本不
發生關係也。
註十一：曲江縣志（卷十六）：『南華寺：在城南六十里曹溪，爲嶺南禪林之冠。梁天監元年智
藥三藏自西竺來，過曹溪口，飲水香美；乃溯流而上，見峯巒奇秀，嘆曰：「苑如西天寶林山，
一百六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法」。時韶州牧侯敬中奏請建寺，賜額寶林。至唐龍朔元
年六祖傳黃梅衣鉢南歸居此。因寺宇湫隘，謁里人陳亞汕求地廣之。神龍元年勅改爲中興
寺，三年賜額曰法泉寺』。
過靈鷲山詩。綜合兩說：廣界寺大抵在靈鷲山（註十二），與曹溪寶林寺相
距頗遙。慧能雖曾應韶州刺史韋璩（高僧樓作「據」）之請，於城中大梵寺講
堂爲衆開緣說法（註 十 三）；但曾否住靈鷲山之廣界寺，則無明證（註十四）。且
房融所見者爲果上人，而非能禪師。宋之問於神龍元年二月與房融同時
流貶，先後遊韶州廣界寺，所見人物大抵相同。故宋之問能否在廣界寺
見能禪師，亦一疑問也。
(二 )詩 云 :『流 目 三 春 際 』。宋 之 問 自 衡 陽 至 韶 州 謁 能 禪 師 ，似 當 在 暮
春 時 節 矣 。宋 之 問 流 貶 嶺 南 ，前 後 二 次 。第 一 次 在 神 龍 元 年 二 月，坐附 張
註十二：元和郡縣圖志(卷三十四)云:『靈鷲山在縣北六里』。廣東通志(卷一〇二山川畧三）
靈鷲 山本名虎群山，亦名虎市山，以多虎暴故也。普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葺宇巖阿，猛虎遠
蹟，蓋律仁感所致。因改曰靈鷲山。 （水經注）始興記 ：「靈鷲山毫殿宏麗，面象巧妙，嶺南佛寺，
此爲最也」。（寰宇記 ）輿 地 紀 勝 卷 九 十 云：『唐沈佺期有登靈鷲寺詩』。
註十三：據法寶壇經(行由第一)。高僧傳(三集卷八)慧能傳云：『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，
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』。大抵慧能在大梵寺說法，爲時甚暫，事畢即回寶林寺。曲江縣志（卷
十六）云：『報恩光孝寺在河西，唐開元二年僧宗錫建，名開元寺又更名大梵寺，刺史韋宙請
六祖說壇經處』。按六祖卒於先天二年，則此事亦有可疑。同卷又引明劉應期重建報恩光孝寺 記 云 ：
『光孝古寺，比郡瞰河，肇於唐，爲開元寺，儀鳳間郡守韋公請六祖說壇經於 此』。此
言儀鳳間，藎據寶 壇 經 也。
註十四：曲江縣志（卷十六）云：『智藥大師嘗住羅浮創賽積寺；後來韶開檀特寺靈鷲寺。朝游
羅浮，暮歸檀特，神異莫測。普通六年於羅浮受龍王請入海演法，不復返』。據法寶壇經（緣
起外紀）：曹溪之寶林寺亦爲智藏三藏所倡建。落成於梁天監三年。可知靈鷲山寺與寶林寺
皆與智藥大師有關係，而靈鷲 山寺以「臺殿宏麗，面象巧妙」，尤爲著名耳。 舊唐書神秀傳所
言之廣果寺似即靈鷲山寺之別名；而 「廣界」「廣勝」則似字音之訛誤。舊書言慧能住廣果
寺，疑即寶林寺之誤；其言虎豹盡去，大抵因水經注所紀晋義熙中僧律之故事而附會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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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之，貶龍州參軍（註十五）。第二次在景雲元年元月，坐謟附韋武，配流欽
州（註十六）。其所行之路徑，雖史無明文（註十七）；以現存之宋之問 推 測
註十五：據舊唐書（—九〇中），新唐書（二〇二）宋之問傳；及通鑑（卷二〇八）。按房融，韋
承慶，崔祖慶等於神龍元年二月乙卯除名流嶺南。當時之文士如宋之問，沈佺期，閻朝隱，
王無競，杜審言等均坐侬附張易之兄弟，亦同時流放。但宋之問及其弟之遜均於神龍二年
春逃歸洛陽，匿於友人王同皎家。（舊書文苑傳作『張仲之家』）。後來密告王同皎等謀反，擢
鴻臚主薄。此次北歸大抵取道湘水，集中有自湘源至潭州衡山縣 及渡漢江二詩可証。
註十六：通鑑(卷二〇九)景雲元 年：『六月越州長史宋之問，饒州刺史冉祖雍，坐諂韋武 ，
皆流嶺表』。舊唐書酷吏周利貞傳云：『玄宗正位，利貞與薛季泉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』。（新
書作梧州）。之問在桂州所作詩甚多，集中現存桂州三月三日（一作桂陽三 日述懷）；桂
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遙樓；登逍遙樓：桂州黃潭舜祠：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；始安秋日等六首。其言王都督即王曖也。舊唐書（卷九十三）王晙傳云：『景龍宋授桂州都督』。
註十七：關於唐初之驛程，新舊唐書雖無明文；然唐六典（卷三度支郎中下）云：『凡陸行之
程，馬日七十里，步及驢五十里，車三十里。水行之程：舟之重者，泝河日三十里，江四十里，
餘水四十五里；空舟泝河四十里，汀五十里，餘水六十里。沿流之舟，則輕重同制，河日—百
五十里,，江百里，餘水七十里』。據元和郡縣志（卷三十四）：「韶州至東郡，取虔州吉州路二千
八百里」。而流眨官及皆當馳驛赴任，以日行七十里算，至多不過四十一日便可到達。若宋
之問神能元年仲春由東都動身，大約三月底可到韶州。唐代官員流眨嶺南，有無指定之路
線 ，尙待續考。大抵到廣州都督所管者，多取道韶州。其到桂管 ， 容 管 ， 及安南都說府
所管各州者，或取道桂州。其入韶州者，或經大庚嶺，或下樂昌隴，迄無一定。元和郡縣圖
志（卷三十四）云：『韶州西北至上都取柳州路三千六百八十五里，取虔州吉州路四千六百
八十里。西北至東都取柳州路三千四百二十五里，取虔 州吉州路二千八百七十里』。所謂
柳州路，即由樂昌以入衡陽，沈佺期神龍三年北歸即由此路。（集中有自樂昌郡泝流至白
石嶺下行入柳州一詩可証）。所謂吉州虔州路，即由大庾嶺以入南康，張說神龍元年北歸
即由此道。( 張 說 之 集 卷 八 有喜渡詩可証)。韶州府志（卷一）云：『韶之通道有二：一自桂
陽下湟水即武水，初開建武中，郡守衛颯置驛，熹平間周府君于武水始墼三瀧。— 自像章下
湞水者即開元初張曲江所開大庾關，在秦橫浦關之東南二十里』。（據曲江集卷十一開鑿大 
蜕哉路序，崭朿原有舊道，甚爲崎礙)。宋佘靖濱水館記云：『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：出零武
下灕水者由桂州；出豫章下湞水者由韶州，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。無慮之官嶠南，自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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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計十八）：大抵第一次南遷，取道江州洪州，過大庾嶺，入韶州，經 清遠峽，
下廣州，溯西江，由端州以入瀧州（註十九）。第二次流放，大抵由荊州沿湘
江，過衡陽，入桂州，下桂江至梧州，經藤州，以入欽州（註二十）。其第一次
行 程 ，過 江 州 時 適 爲 寒 食 （註二十一）；抵 韶 州 時 必 在 三 月 底 。與 詩 所 言 之
都 沿 汴絕淮，由堰渠泝大江，度梅嶺，下湞水，至南海之東西江者，唯道九十里爲馬上之役，
餘皆篙工楫人之勞，全家坐而致萬里，故之嶠南雖三道，下 湞水者十七八焉』。然此就宋時
之情形而論；若在唐初則由衡湘者甚衆。如神龍元年杜審言貶嵐州 （全唐詩卷三有渡湘江
—首），沈佺期貶驩州（集中有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柳口北望蘇躭山詩一首）均由此道，可
爲證也。
註十八：新舊唐書合鈔（卷二五〇文苑）宋之問傳云：『之問再被竄謫，經途江嶺，所有篇詠，
傳布遠近，友人武平一爲之纂集成十卷，傳於世』。
註十九：此次旅途所作詩有下列十五首：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，州滿塘
自洪 府 舟 行 直書其事，題大庚嶺此驛，早發大庚嶺，度大庾嶺，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，
遊韶州廣界寺，早發韶州，早入清遠峽宿山寺登粵王臺廣朱長史坐觀妓
端州初入西江 ，至端州驛見杜（五）審言，沈（三）佺期，閻（五）朝隱，王（二）無競題壁慨然
成詠，入瀧州江。其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云：『仲春辭國門，畏途橫萬里，越淮乘楚嶂，造江
泛吳汜」。可見宋之問是年二月自洛陽動身，由汴入淮，過黃梅驛渡江而至潯陽，便由此南
行也。
註二十：此次旅途所作詩大抵有下列八首：在荊州重赴嶺南，晚泊湘江，謁二妃廟。下桂江
黎壁，下桂江龍目灘，經梧州，發籐州，過蠻洞。
註二十一：宋之問途中寒食題黄梅臨江驛寄崔融云：『馬上逢寒食，愁中屬暮春，可憐江浦
望，不見洛陽入。……』崔融和宋之問寒食題黃梅臨江驛云：『春分自淮北，寒食渡江南，
忽見潯陽水，疑是宋家潭。… … 』宋之問寒食江州滿塘驛云：『去年上已洛陽邊，今年寒
食廬山也。可見由黄梅過江州之日，適爲寒食。據陳垣中西回日曆及二十史朔閏表推測，
是年淸明約在三月初四，而淸明前一日爲寒食，約在三月初三日。其早發大庾嶺云：『春煖 
陰梅花，瘴同陽鳥翼 』。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云：『候曉踰閩嶠，乘春望越臺』。可見宋之 
問入韶州境界，仍屬暮春時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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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雖合，但與自衡陽至韶州之路線不符。其第二次行程，涉湘江時已
茌秋日（註二十二）；縱使宋之問不憚跋涉長途，由樂昌瀧以下韶州，再由廣
州溯西江以入捂州；其抵韶州，亦當在三秋之後，而非‘三春際’，與詩所
言之時間仍不合也。
時間與空間，均有衝突，則此詩可疑之程度甚高矣。況宋之問詩，贋
作者甚多：或由於編集者誤採他人之作（註二十三），或由於好事者冒名僞
託 （註二十四），皆未可知也。宋之問爲初唐著名之詩人，禪門弟子見有此
詩，足以證明六祖爲當時朝達名公所重，遂不暇細察，遽引入傳中，致有
此誤耳。
張說書香能和尙塔一詩，見張說之集（卷七）及 全唐詩（卷 四），大抵皆
從贊寧 慧能傳錄出，可勿深辯。張說於長安三年九月丁酉配流欽州（註二
註二十二：在荆州重赴嶺南云：『夢澤三秋日，蒼梧一片雲，還將鵷鷺羽，重入鷓鴣羣
湘江云：『五嶺栖惶客，三湘憔悴顏；況復秋雨霽，表裡見衡山，路逐鵬南轉，心依雁北還，唯
餘望鄉淚，更染竹成斑』。按是伕年七月睿宗即位，改元景雲，宋之問等之贬謫，當在其後。
註二十三：例如旅宿陽亭口號，東壁圖書府宋 之 問 集註明九齡集中亦有此作，全唐詩則
無註。今査曲江集（卷三）實有此詩，且確爲九齡所作。詩云：『故鄕臨桂水，今夜渺星河』。查
與地紀勝（卷九十）：『桂水在曲江縣西北四十里，源出本縣界桂嶺下，東流—百里合武水，
嶺上 有 桂 因 名 』（亦見廣東通志卷一〇二，山川畧四；曲江縣志卷四）。九齡爲曲江 人，故云
『故鄕臨桂水』，若宋之問爲虢州弘農人，與此涉 ？
註二十四：曲江集（卷三）又附錄過荆州贈長史云：『三載相孤立，千秋鑑獨存』（全唐詩卷
三，闕首二句）。査九齢上千秋金鏡錄在開元二十四年八月，宋之問早已死去，其偽不待辯。
「金鏡」改爲「金鑑」，乃宋人避翼祖「敬」字嫌名諱。「鏡湖」改爲「鑑湖」，亦同此例。可見此
詩為宋人偽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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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）。神龍元年召還（註二十六）。其在嶺表三年，曾否聞慧能之名，固不可
考。但對於神秀異常尊重。宋贊寧高僧傳（卷八）神秀傳云：『泊中宗孝和帝
卽位，尤加寵重。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』。神秀卒於神龍二年二月
廿八曰，張說爲撰唐國師玉泉奇大通禪碑云：『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，以
法傳惠可，可傳僧璨，璨傳道信，信傳弘忍，繼明重跡，相承五光。乃不遠
遐阻，飜飛謁詣。……服勤六年，不捨晝夜。大師嘆曰:「東山之法盡在秀-
矣！』（註二十七）。此碑以神秀爲弘忍之眞傳法嗣，而不提及慧能，可見當
時人於南宗，尙未敬重。據新唐書（卷一一九）武平一傳云：『武后時畏禍不
敢與事，隱嵩山，修浮圖法，屢詔不應』（註二十八）。神秀卒後，又曾奉使嵩
山署舍利塔（註二十九）。張說贈詩云：『我念過去微塵刼，與子禪門同正法，
雖在神仙蘭省間，常持淸淨蓮花葉』。可見二人同爲北宗神秀之信徒，而
與南宗慧能毫無關係也。新唐書武平一傳又云：「玄宗立，貶蘇州參軍，徒
金壇令。……開元末卒』。平一畢生未嘗流貶嶺南，又未嘗奉使韶州，張說
註二十五：據 通鑑（卷二〇七 ）：新唐書（卷一二五）張說傳。
註二十六 ：舊唐書（卷九十七）張說傳云：『中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员外郎，累轉工部侍郎』。據通鑑（
卷二〇八）：神龍元年正月丙午中宗即位，驛召魏元忠，四月丁卯至都。張說大抵同
時北歸。全唐詩（卷四）四月一日過江赴荆州云：『春色湘沅盡，三年客始同』。此可證也。
註二十七：見 文苑英華（卷八五六）及 張說之集（卷十九）。
註二十 八 ：張說之集（卷六）有別武平一帥一首（亦見全唐詩卷四）。
註二十九：張說之集（卷六）有送武員外郎中赴秀師嵩山塔下舍利詩（全唐詩卷四作送考功
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）。新唐書（卷一一九）武平一傳云：『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…遷考功晨外郞』。奉使嵩山，當在此年。此寺後爲北宗之大本營，故宗密慧能神會畧傳
云:『嵩岳漸門熾盛於秦洛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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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以 能 託 其 寄 香 與 詩 ，亦 可 疑 之 事 也 。至 於 懷 讓 鑄 巨 鐘 ，用 意 何 在 ？固 未
可 知 。但 云 「武 平 一 撰 銘 讚 ，宋 之 問 書 」,則 此 事 當 在 慧 能 生 時 。蓋 宋 之 問
於 先 天 元 年 賜 死 貶 所 ，而 慧 能 卒 於 先 天 二 年 八 月 三 日也 。懷 譲 於 慧 能 卒
後 ，「乃 躋 衡 嶽 ,止 於 觀 音 臺 」（註三十）。頗 負 盛 名 ，伹 在 慧 能 生 時 尙 未 顯 著 ，
何 以 能 結 識 武 宋 二 公 ？且 先 天 初 ，宋 之 問 已 流 放 欽 州 ，而 武 平 一 亦 貶 蘇
州 ，懷 讓 何 以 不 憚 煩 勞 ，遠 求 武 公 之 銘 贊 與 宋 公 之 書 ，亦 令 人 難 信 也 。
宋 璟 入 曹 溪 禮 塔 ，據 佛 祖 歷 代 通 載 （卷十六），事 在 開 元 四 年 丙 辰 。宋
璟 任 廣 州 都 督 在 開 元 三 年 （註三十一）。次 年 玄 宗 使 楊 思 勗 馳 驛 還 ，卽 拜 刑
部 尙 書 （註三十二）。北 歸 途 中 或 順 道 往 曹 溪 一 遊 ，亦 屬 可 能 。若 向 塔 乞 示
徴 祥 ，則 渉 於 迷 信 。現 存 之 法 寶 壇 經 固 爲 守 塔 沙 門 令 韜 所 錄 ;旣 有 此 異
蹟 ，何 以 不 書 ?景 德 傳 燈 錄 （卷五）令 韜 傳 云 :『依 六祖出 家 ，未 嘗 離 左 右 ；
祖 歸 寂 ，遂 爲 衣 塔 主 。唐 開 元 四 年 玄 宗 聆 其 德 風 ，詔 令 赴 闕 ，師 辭 疾 不
起 』。據 贊 寧 高 僧 傳（卷八）神 會 傳 云 ：『開 元 八年 勅 配 住 南 陽 龍 興 寺 ，續 於
洛 陽 大 行 禪 法 ，聲 彩 發 揮 』。在 神 會 北 上 宣 傳 以 前 ，兩 京 之 間 皆 宗 神 秀 ，
南 宗 之 聲 譽 尙 微 ；令 韜 匿 跡 銷 聲 於 曹 溪 ，玄 宗 何 由 而 聆 其 德 風 ？詔 令 赴
註三十：高僧傳（三集卷九）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。
註三十一：新唐書（卷 一 二 四 ）宋璟傳云：『開元初以爲京兆府，復爲尹。進御史大夫，坐小累
出爲睦 州刺史，徙廣州都督』。據 通鑑（卷二一二開元三年）：正月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
人，杖輕，貶爲睦州剌史。據張說之集（卷十八）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畧使宋公遺愛碑
頌：宋璟出牧廣州，在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，當爲開元三年。惟廣東通志（卷 十 二 職官表三）
則據舊傳作「開元二年」。
註三十二：據封氏聞見記（卷九端慇）。新書宋璟傳亦云：『召拜刑部尚書。四年遷吏部兼侍
中 』。通鑑（卷二一一開元四年）：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，令馳驛詣闕 ，遣內侍將軍楊思
勗迎之。閏十二月己亥爲黄門監，與蘇頲同知政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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闕，亦屬可疑。至於宋璟問令韜無生法忍義，有無其事，更無從稽考矣。
總之，武平一張說宋璟諸人，文章功業，各貧盛譽(註三十三）。禪宗弟
子不恤牽强附會，揑造事實，借重名流，以光大其師，亦人情之常，無足
怪者。武張二人與北宗神秀有密切之關係，南宗弟子不免妒忌，遂乘機
捏造，其附會之迹，尙有可尋（註三十四）。若宋璟本與佛無緣，亦被羅織
(註三十五)。豈以其出牧廣州，遺愛在人，因而借重大名，以利傳播敎義耶？
此余所大惑不解者也。抑有進者，張九齡亦爲開元名相，且爲曲江人，近
在咫尺，而曹溪諸人無道張九齡之事者，又何故也？余嘗細讀曲江集，亦
無 隻 字 提 及 慧能者;惟（卷十）答嚴給事書云：（註三十六）『足下猶不諒此意，
以爲汲汲於聲名；而乃約以莊生之言，博 以 東 山 之 法 （註三十七）。曉導精
註三十三： （ 卷 一 一 九 ）武平一傳云：『博學，通者秋，工文辭。……旣謫而名不衰』。舊
唐書張說傳稱：『當時榮寵，莫與為比』。曲 江 集 卷 十 一 亦 有 張 燕 公墓誌銘。宋璟之功業，詳
新舊唐書本傳及顔眞卿之廣平文貞公宋公州神道碑銘。
註三十四：武平一曾使嵩山署舍利塔，張說有詩送之（見張說之集卷六）。南宗弟子遂捏造
寄香及鑄鐘二事，未免含沙影射。
註三十五：佛祖歷代通載（卷十六）云：『宋璟入曹溪禮祖塔，誓曰：『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，
祈一祥瑞表信』。宋贊寧高僧傳祗言乞示祥瑞，此則更添入宋璟自稱弟子，足見以訛傳訛。
註三十六：按嚴給事即嚴挺 之 。舊唐書（卷八十九）本傳云：『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，遷給事
中』。又云：『挺之素歸心釋典，事僧義福』。義福卒後爲作大智禪師碑銘 （全唐文卷二百八
十）。
註三十七：高僧傳（三集卷八）云：『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摩者得禪宗妙法，自釋迦佛相傳
授 ，以衣鉢為記，世相傳付，航海而來。 …以法付慧可。可付粲，粲付道信，信付忍。與
信俱住東山，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』。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云：『禪師法輪，始自天，達摩
大教東派，三百餘年，獨稱東山學門也。自可璨信忍至大通，遞相印屬。大通之傳付者：河東
普寂與禪師二人。即東山繼德，七代於茲矣』。
至，誠故人之情。向之所防，有異來旨。彼二敎者，忘情滅識，無有纏愛；
故福至不喜，禍至不憂。今僕養親,豈復割離恩愛，直措心於此地哉』？由
此可見張九齡對於佛法，毫無信仰;曹溪弟子若冒名依託，必爲曲江後
人所識破。若張說宋璟之南遷，不過萍踪暫寄，家族不在嶺南；縱事不符
實，亦無追究者。旣可利用，遂不恤捨近而求遠耶？此種牽强附會之故事，
輾轉流傳，迄至宋初，贊寧遂載之於高僧傳中。後人之硏究禪宗史者，誠
難辨其眞僞也。
曲江縣志（卷十六）又引明劉應期重建報恩光孝寺記云：「先是南人未
嘗 以 相 業 顯 者 ，韋公尊信壇經；時張氏奕世甲科，九齡爲開元賢相』。慧
能九齡雖同爲唐代之偉大人物，然慧能之說壇經，與九齡之入相，本無
關係，而好事者竟附會爲報應之說，不其惑乎 ！韶州爲唐代南北交通之
樞紐，旣受中原南移之文化，更吸收西方輸人之思想（註三十八）。貫通融
匯 ，蔚爲大觀。而慧能九齡適產生其間（註三十九）。遂爲嶺南人士放一異
彩。硏究文化史者，不難探究其因果，又何取於迷信之論哉！
一九三五，一，一六 　草成於淸華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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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三十八 ：邱瀋瓊臺會稿（卷十一）云：『其始也：達摩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， 北 往 中國；其
終 也 ：盧能先黃梅得道歸，南王廣州視髮，終於曹溪居焉，遂不復傳。是則禪教之興，始終
皆在於嶺南』。
註三十九：慧能雖生於新州，然居齊溪三十七年，亦當韶 州 人。韶州之靈鷲寶林 諸 寺 ，皆
為智藥大師所開創，故 慧 能之崛起曹溪，井非毫無所憑藉也。
書 後
I .
右稿佘去年所撰，當時文中曾揷入懷迪房融等合譯楞嚴經一段，實 
爲枝節，理應刪去。楞嚴經之名始見於開元釋敎錄，大抵天台宗沙門所 
杜撰，幷無梵本；譯經之事，疑爲後人所附會。楞嚴經指掌疏（卷一）引譯 
經圖記云：『此經未來，盛名先至；天台西向拜求一十八年，竟未諧願。… 
… 』 其與天台宗之關係，蛛絲馬跡，似有可尋。聞李證剛先生已有考 
證，恕不詳論。宋贊寧高僧傳菩提流志傳云：『中宗神龍二年又住京兆崇 
福寺譯大寶積經。屬孝和厭代，睿宗登極，勅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續其譯 
事 ，翻度云畢，御序冠諸其經，舊新凡四十九會，總 —百二十卷，先天二 
年四月八曰進內』。開元釋敎錄（卷九）亦云：『睿宗嗣歷，沙門菩提流志譯 
大寶積經』。然則懷迪應召入京證譯，當在神龍二年；譯畢南歸，似當在 
先天二年以後。而 宋高僧（卷三）懷迪傳叙入京證義，事畢南歸，後於廣 
府遇一梵僧，請共翻繹楞嚴經。縱使譯經之事非子虛，而其時間亦應在 
先天二年以後。房融之流貶欽州，在神龍元年，先後相去數年，與此何渉？ 
故宋高僧傳（卷二）極量傳言房融筆授，懷迪證譯，實係後人冒名假託，殊 
不足信。至於房融首否會晤懷迪，亦因史料缺乏，無從考證；爲審愼計， 
毋寧闕疑也。
II.
近閱李翱來 南錄，（李文公集卷十八）言由東京至廣州之道程甚詳。畧 
云 ：『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，逆流，謂之漳江；自大庾嶺至湞昌 
一百有一十里，謂之大庾嶺』。（湞昌即韶州團縣）元和郡縣志（卷二十八）云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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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『洪州北至江州三百二十五里』。由江州至韶州全程水陸相兼，共二千二 
百三十五里。（據元和郡縣志，韶州東北至虔州陸路五百五十里，虔州北 
至吉州四百七十四里，吉州北至洪州五百七十六里，再加上洪州至江州 
三百二十五里，全程不過一千九百二十五里，與李翱來南錄，里數亦有 
異同）。唐六典（卷三）度支郎中云：『凡陸行之程：馬日七十里，步及驢五十 
里 ，車三十里，水行之程：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，餘水四十五里，空舟 
泝河四十里，江五十里，餘水六十里；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：河 日—百五 
十里，江百里，餘水七十里』。流貶官員，例當馳驛赴任。假定水陸路程，平 
均 日馳七十里計算，由江州至韶州，約需三十二日。(如依元和郡縣志之 
里數約需二十八日）。宋之問於神龍元年二月貶瀧州，過江州滿塘驛時 
適爲寒食日（是年寒食爲三月三日），依此推算，抵韶州時當在四月初；但 
旅途所見，盡屬暮春景物，故詩云：「流目三春際」，似亦可通。然謁能禪師 
詩 ，標題旣云自衡陽至韶州；而詩中又云：『湘岸竹泉幽，衡峯石囷閉』。 
與神龍元年所走之路線，完全不符；故此詩仍不能定爲流貶瀧州時所作 
也。
III.
沈佺期初達驩州詩，有「流子一十八」之句，大抵神龍元年坐附張易
之而流貶者大約有十八人。沈佺期貶驩州，杜審言貶 峯州，均取道衡湘。 
（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詩云：「南浮漲海人何處？北望衡陽雁幾
羣」？此 可 證 也 ）。其抵嶺南，適逢寒食，故有『嶺外無寒食，春來不見餳，洛
陽新甲子，何 日是淸明？……』之作。（沈佺期嶺表逢寒食詩，一題作驩州
風土不作寒食）。而宋之問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詩云：『仲春辭國門，畏途
橫萬里，越淮乘嶂 ，造江泛吳屺』。取道較紆遠，故行程畧慢。其抵江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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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塘驛，已是寒食。（崔融和宋之間題黃梅臨江驛詩云：『春分自淮北，寒 
食渡江南』。此可證也）。其抵端州時，沈佺期等早已過去，故有至端州驛
見杜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之作也。
IV.
宋之問集下（四部叢刊續編）有端州别袁侍郎詩，「侍郞」疑爲「侍御」之 
誤。全害文卷二四一有宋之問撰袁侍御席餞永昌孤少府序，此可證也。 
全唐文卷二七六袁守一小傳云：『中宗朝官萬年縣尉，除監察御史，遷右臺  
侍御史，坐黨宗楚客，配流端州』。朝野僉載亦云：『袁守一性行淺浞，時 
人號爲鬬鳧翁雞。住萬年尉，雍州長史竇懷貞，毎欲鞭之。乃於中書令宗 
楚客門餉生菜，除監察； 懷貞未知也。貞高揖曰：「駕欲出，公作如此檢 
校』！守一卽彈之。月餘，貞除左臺御史大夫，守一請假不改，出乞解；貞 
呼而慰之,守一兢惕不已。楚客知之，爲除右臺侍御史。於廟堂抗衡於貞 
曰：「與公羅師」!「羅師」者市郭兒語「無交涉」也。無何楚客以反誅，守一 
以其黨，配流端州』（亦見太平廣記卷二五九）按中宗卒於景龍四年六月，温王 
重茂卽位，改元唐隆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,幷其黨皆伏誅。七月相王 
旦卽位，改元景雲。袁守一之配流端州，當在此時。蓋與宋之問配流欽州 
正同時也。宋之問在荆州重赴嶺南詩云：『夢澤三秋日，蒼梧一片雲，還 
將鵷 鷺羽，重入鷓鴣羣』。此次南遷，取道湘衡以入桂州，下梧州， 沿途皆 
有詩可証。其端州別袁侍郞詩云：「合浦塗未極，端溪行暫臨」。疑由梧州 
折而東行至端州，更取道瀧州而赴欽州也。謹誌吾嶷，以俟續考。
V.
全唐詩（卷三）有楊烱送 楊 處 士 反 初 卜 居 曲 江 詩 云 :『雁門歸去遠，垂 
老脫袈裟。蕭寺休爲客，曹溪便寄家。綠琪千歲樹，黃槿四時花，别怨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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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限，門前桂水斜』。此詩作於何時？楊處士爲何人，均無可考。大抵楊處 
士爲嶺南人，嘗出家於雁門，後忽返俗，取道東都而南旋；楊烱適在東都，
與之相遇，故有此作。曹溪在曲江城南六十里（曲江縣志卷十六)，桂水在曲江
縣 西 北 四 十 里 （輿地紀勝卷九十）。曲江集（卷三）旅宿淮陽亭口號云：「故鄕臨
桂水」，卽指此也。按楊烱生於高宗永徽元年（西元六五〇，據渾天賦序云：「顯慶
五年，烱時時年十一』。由此上推，即得其生） ，顯慶五年（六六〇）待制宏文館，上元二 
年 （六七五）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郞（據渾天賦序）；永隆二年（六八一）充崇文館學 
士（新唐書本傳）。天授元年（六九〇）與宋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（宋之問集上 
秋蓮賦幷序），左轉梓州司法參軍，秩滿授盈川令。如意元年 (六九二）七月望 
日獻盂蘭 盆 賦 （舊書本傳）。未幾卒（全唐文文卷二四一有宋之問祭楊盈川文）。其畢生 
事蹟可考者，大抵如是。其生在慧能之後，其卒茌慧能之前。又未嘗到過 
嶺南，而「曹溪」「桂水」在當時極不顯著之地名，竟見於其詩中，亦可異 
也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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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四半三月一日何格恩再誌
